【问题探讨】
从“呵呵”到“我也是醉了”

（经管王勋，2014年12月16日）

在“醉了”之前，“呵呵”也曾盛极一时。但现如今聊天中看到“呵呵”，我们都忍不住要骂人。它曾当选2013年度最伤人的聊天词汇，没有之一，上榜理由是：笑声里含义深刻，不显山不露水，让你琢磨不透，以最大效果激怒对方，践踏对方全部热情。所谓“流言止于智者，聊天止于呵呵”。
你曾用过“呵呵”吗？如果用过，回忆一下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，冷场还是尴尬？你当时想表达什么，不解释，不得不说却又无话可说，抑或是除了脏话，无话可说？
就我所知，“呵呵”从单纯表示礼貌笑声的拟声词转变为千夫所指的“温柔一刀”，这之中有一个微妙的演变过程。
起初“呵呵”很单纯，纯得像一张白纸，白纸上面呈现了清纯的笑脸，表达着内心的愉悦、认同，传达给人坦诚、温暖。这浅浅的一笑，很是温柔，很是礼貌，那种认同和温暖，若有若无，让人欲迎还拒。
在西方教育模式成长下的现代人国人，没勇气和底气去迎接这浅浅的一笑，认为像西方人那样爆发式的情绪表达才更为合理。淡定一笑，不显山不露水，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，让人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”，让人高不可攀。距离产生了，怀疑也就接踵而至，弄不清这“呵呵”一笑有几分真诚。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过一人”，有意或者无意的，我们觉得“呵呵”总不那么真诚，渐渐疏远它。于是，“呵呵”变成了一种言不由衷的敷衍。
敷衍将主体轻慢、不重视、不尊重的态度，夹杂着无话可说的拒绝一同传达给客体，必然伤及客体脆弱的自尊。人在自尊心受到伤害，势必会激发起一种本能的抵触心理，甚至心生怨恨，这种怨恨在经过酝酿和发酵后，转变为无可遏制的愤怒。一个人的痛苦和愤怒与自身的价值感有关，痛苦是缺失价值感，愤怒是价值感被人拒绝。存在价值被人否定使我们痛苦，存在价值被人拒绝使我们愤怒。让人更愤怒的是，这种拒绝还很是“礼貌”，在道德上再次拒绝你的存在价值。于是，如前文所述，“呵呵”渐变为一种嘲讽，以最大效果激怒对方，践踏对方全部热情，成为大规模杀伤武器。
世界需要和平，所以签署了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协定，“呵呵”也就进了封藏室。与此同时，人终究耐不住寂寞，世界毁灭虽然可怕，但更可怕的是波澜不惊、一潭死水的生活。在毁灭与和平之间寻求平衡，不断制造小规模恶搞式的“新玩意儿”，于是“我也是醉了”如期出现，但好景不会很长，假以时日，必然从“呵呵”破亡之故事。
“呵呵”也好、“醉了”也好，这类词原本单纯，何至于会对它进行过度解读？在我有限的了解中，从汉字被发明到后来不断地被改造，这种过度阐释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原因最可能在于这种全新的方式，现代的通讯工具给我们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，不必赘述，但因此而带来的问题却很少得到反思。给我的粗略感受是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，方式越来越多样，但内容却越来越肤浅，隔阂却来越多；表面上容易更沟通，实际上更难沟通到心底，人的内心更加孤独和隔绝。
我们不缺在各社交媒介上的沟通，缺的是面对面的交流。面对面的交流，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、神态，察觉对方的语气，感受对方的情绪。书面的交流，没有这些辅助，在如此快节奏的沟通中，用“呵呵”的初衷，只是作为一个缓冲，一个保守的防御词汇。
也还有一类人，使用“呵呵”、“醉了”是完全不自觉的，造成了大面积的无意识伤害。在他们的词汇系统里，“呵呵”从来到到离开，他一无所知、浑然不觉，完全是出自从众心理：当一段文字表述完后，当某种感情呼之欲出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时，习惯于省事地来选择网络词汇，这个网络词汇是你周边的人用得最多的词汇，用作一个休止符或者是来表达你表达不清楚的情感。一个是语法问题，一个是对自己的感情不够尊重。
我们的情感本来很复杂，可是我们懒得找一个能精确表达出自己感情的词，于是我们就用一个最常用，大家都用的那个词，反正就是那个东西，大家心照不宣，“你懂的”。可是，当我们用了那个词之后，是不是我们的感情也被固化了呢？我们本来不是要表达“呵呵”的，可是你用了“呵呵”，你也就落入了“呵呵”要表达的感情，这是我们要思考和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从“呵呵”到“我也是醉了”，其内核没变，完全是换汤不换药；结局也不会变，同样难逃被库存囚禁的命运；可变的，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：“呵呵”就是呵呵，没醉不说“我也是醉了”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4年12月2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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